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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翻开陆谷孙先生主编之 《英
汉大词典》， 为 baby 条。 本想这只是

一个单一而且常用的词， 别无什么惊

喜。 而实际上， 细细地把那些释条从

头到尾地看一遍， 却有不少好看、 有

意思 的 地 方 。 中 外 语 言 留 下 来 的 东

西， 实在都是多少代人的观察， 而且

都是实话， 没有虚景假象， 亦没有虚

情假意了。
这个 baby 条， 除了婴儿、 婴孩、

幼兽幼鸟或者稚气如孩童者这些谁都

知道的意思之外， 俚语当中把姑娘、
女人 、 女 情 人 或 者 自 己 老 婆 称 作 宝

贝、 小亲亲， 也是不陌生。 甚至男子

之 间 ， 称 兄 道 弟 用 个 baby， 嬉 笑 之

间也是有的。
不过 ， 俚语当中 baby 有一处用

法， 却是特指那些令人胆寒的人， 初

看一眼觉得稍稍有点意外， 但是回到

语言里面一想， 或者我们中国话里的

活宝约略近之。 这种厉害家伙， 绝非

一味凶神恶煞地怕人， 而是嬉笑怒骂

嗔怪痴无所不具， 内里却是顽固顽强

到非达成自己的目的不肯罢休。 这或

者便是此处所谓令人胆寒的意思吧。
孩童当然是可爱天真， 但是他们有时

候执拗到绝不讲理的那一种狠劲， 不

仅是让人头疼而且真的是让人有点害

怕。 这一处的释条与孩童相连， 或者

即出于此吧。 这也是人类留下来的语

言真实不虚妄的一个好例。 孩童是美

丽花朵却也有不少的刺， 在一般人日

常的口头上， 往往只说花朵不说刺。
但在古今留下来的语言里， 对于那些

刺， 也是毫不讳言了。
有 关 baby 的 习 语 和 短 句 ， 还

有 一 些 也 是 极 有 意 思 ， 一 并 抄 录 在

这 里 ：
babies in the eyes： 一指自己在

别人瞳孔中映出之像， 这多少还是自

己看自己， 那当然如宝贝般可爱。 至

于别人在瞳孔里实在看到的， 可能又

另当 别 论 了 。 不 过 ， 有 一 种 情 况 例

外 ， 那 便 是 情 人 眼 里 出 西 施 。 这 时

候， 不论你在情人瞳孔里映出之像，
还是情人实在看在眼里的， 都是一样

可爱也。 所以这一短语的另一义即情

人眼中之脉脉含情。
carry （或 hold） the baby ： 意

思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干甩不脱的

苦差使。 这个只要是自己亲手抚养过

自己的孩子， 当自己疲劳或者孩子违

拗不听话的时候， 偶然都会有一点儿

这样的感想的吧。
还有一条， 则已是英文里的常语

和 格 言 了 ： empty （或 pour, throw）
the baby out （ 或 away） with the
bathwater。 意即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

起 倒 掉 ; （在 改 革 等 中 因 过 度 热 忱 ）
把本质 （或精华） 部分连同多余 （或
糟粕） 部分一起扔弃。

英美的俚语里， 还有两条， 那幽

默味儿也很浓郁 。 一是 baby kisser，
是美国俚语， 意即亲吻婴儿的人 （指
为竞选而到处笼络人心的政客）。 这

让我 想 起 家 里 小 朋 友 在 海 明 威 短 文

里 ， 最 喜 欢 的 有 一 篇 题 目 为 《喜 爱

体育的市长》。 这一位市长每有体育

比赛 是 无 不 到 场 的 ， 他 与 赛 场 里 的

每个人握手， 与大家一起欢呼雀跃，
却常常忙得无暇看一眼场上的比赛，
也 始 终 弄 不 清 楚 比 赛 的 比 分 胜 负 。
那 么 ， 移 用 到 这 个 baby kisser 的 辞

条上 ， 或 者 也 可 说 是 “喜 爱 孩 子 的

市长” 了。
还有一条， 从 baby farm 即以赚

钱 为 目 的 的 育 婴 院 而 来 ———baby
farmer， 指收费代带婴孩的人或者领

养弃婴谋财者。 不过， 人们在语言里

面 的 联 想 力 是 极 强 的 ， baby farmer
在英国人那里， 便让人有点意想不到

地牵引出这样一层意思， 即少妻的老

夫或少夫的老妻———追求比自己年轻

得多的情人。 英式幽默的古怪， 这或

许也算一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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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使吾侪泪满襟
———追忆陆谷孙先生

何刚强

去年盛夏酷暑之际 ， 陆谷孙先生

突然撒手人寰 ， 业界大恸 ， 我的悲伤

难过至今仍不时涌上心头 。 每忆及谷

孙师生前的音容笑貌 ， 一幕幕与他交

往而受益的情景就如过电影般地不断

闪过脑际 ， 让我陷入一种不可控制的

追忆与沉思之中 。 如果说我这一辈子

在教书育人与学术研究方面尚能有一

点微不足道的作为 ， 其背后有形无形

的激励力量中 ， 就有谷孙师对我的引

领与提携 。 虽然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进入复旦大门的 ， 但他对我的人生

影响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

1. 1976 年 10 月， “四人帮”
倒台， 高校开始重现学术生机。
当时我在杭州工作 ， 单位邻近

我的母校杭州大学 。 一天一则消息传

来， 说复旦大学的陆谷孙副教授要到

杭大来讲学。 当时的我对陆谷孙一无

所知， 问了一 位 杭 大 的 老 师 ， 他 说 ，
陆 谷 孙 的 讲 座 你 可 一 定 要 去 听 ， 他

是 复 旦 的 才 子 啊 ！ 语 气 里 透 出 的 是

一 种 崇 拜 。 果 然 ， 几 天 之 后 杭 州 大

学 的 大 礼 堂 ， 听 众 爆 满 （听 众 主 要

来 自 在 杭 州 的 各 高 校 师 生 ）， 全 场 为

台 上 那 位 戴 一 副 黑 边 眼 镜 、 略 显 消

瘦 ， 但 却 英 气 逼 人 的 年 轻 主 讲 人 口

若 悬 河 的 中 英 文 所 折 服 。 陆 谷 孙 副

教 授 （那 个 时 代 他 这 样 年 龄 的 副 教

授 在 国 内 凤 毛 麟 角 ） 的 讲 座 分 了 几

场 举 行 ， 内 容 涉 及 现 代 英 语 、 当 代

语 法 、 英 美 文 学 阅 读 与 欣 赏 、 翻 译

等 。 我 至 今 还 记 得 他 当 时 批 评

pedantic English (学 究 式 英 语 ) 时 所

引 用 丘 吉 尔 的 那 句 俏 皮 话 ： This is
nonsense up with which I cannot put
（此乃胡说， 我断难接受）。 谷孙师的

讲座让我第一次领略到 ， 原来学习英

语可以达到如此美妙的程度 ， 原来英

语研究有着那样宽广的天地 ， 进而对

这位才子的产生地———复旦大学 ， 也

有了一种神往。

2.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第 一 春 ，
我幸运地被复旦大学外文系录

取为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

生， 从此开始了我在复旦大学的学习、
生活、 工作， 直至 2014 年底退休。 初

入 复 旦 时 ， 很 少 见 到 陆 老 师 的 身 影 。
他当时的精力全扑在英汉词典的编纂

上， 只是偶尔回系里开设讲座 。 那些

讲座似多与莎学研究有关 ， 现在记得

起 来 的 题 目 有 ： Shakespeare Across
Time and Space （超 越 时 空 的 莎 士 比

亚 ）， Five W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关 于 威 廉·莎 士 比 亚 的 五 问 ） ， The
Vehicular Load of Shakespeare Plays
（莎剧容量谈）。 这些讲座着实给了我

很多启发， 让我体会到， 要成为才子，
除天赋条件外 ， 经典文学的浸润绝对

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 复旦外文系

所以享有盛誉 ， 重视文学基础是一个

根本原因。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后住进复

旦宿舍 ， 开始有机会慢慢近距离接触

到 陆 老 师 。 起 初 是 我 早 上 去 买 早 点 ，
或去上课途中 ， 偶尔会见到他 ： 他总

是挎一个包， 行色匆匆走在国年路上，
他 这 是 要 去 赶 班 车 ， 去 词 典 组 工 作 。
后来 ， 我担任了外文系的副主任 ， 因

工作关系与陆老师有过几次接触 ， 皆

为行政事务。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陆 老 师 主 编 的 《英 汉 大 词 典 》 完 成 ，
回到外文系全面执教 ， 我才真正有机

会接近他， 进而相交相知。
国年路一带 ， 复旦好几个教师宿

舍群相挨着 ， 我开始到他家串门 ， 讨

教 教 学 与 研 究 方 面 的 问 题 ， 兼 谈 其

他。 每次去他家 ， 他基本都处于伏案

状态 ， 他待人和气 ， 不立崖岸 。 每次

与 他 交 谈 ， 都 是 一 种 享 受 。 别 的 不

说， 就是他言谈间常常脱口而出的博

引旁证 ， 或是情不自禁地几句脱口背

诵 ， 都 可 让 我 开 窍 。 有 时 他 还 会 突

然 想 起 什 么 来 ， 随 手 找 出 一 张 小 剪

报 什 么 的 送 给 我 。 他 对 我 在 学 术 研

究 上 的 点 拨 与 鼓 励 是 真 诚 而 见 实 效

的 。 他 欣 然 为 我 的 第 二 本 研 究 小 书

写 了 序 言 ， 其 中 有 两 句 话 ： “学 向

勤 中 得 ” ， “博 观 约 取 ” ， 成 为 我 后

来 做 好 教 学 与 研 究 工 作 的 座 右 铭 。
整 个 九 十 年 代 我 上 他 家 串 门 承 教 不

知 多 少 次 ， 获 益 匪 浅 。 我 的 主 要 研

究 著 作 与 文 章 也 都 是 这 个 时 期 完 成

的 。 每 当 想 到 这 些 ， 我 真 是 从 心 底

里 感 谢 谷 孙 师 。 后 期 因 为 彼 此 已 很

熟 稔 ， 有 些 事 他 也 会 随 时 想 到 让 我

卷入 。 如译文出版社有几本国外文学

小说要翻译 ， 让他推荐译者 ， 他就让

我 先 认 领 了 一 本 Daphne du Maurier
的 The King’ s General （ 《征 西 大 将

军 》 ） ； 又 如 ， 1997 年 夏 天 ， 外 文 系

与 《中国翻译 》 联合举办 （应是国内

首次 ） 翻译讲习班 ， 作为系主任的陆

老师将具体操办的任务交给了我 。 全

国各地报名参加这次讲习班的人数众

多 。 陆老师还特地请了谢希德校长来

参加开幕式 ， 与全体学员合影 。 其中

的一些人现在已成了国内翻译教学与

研究界的知名人物了 。

3. 1996 年， 陆谷孙教授出任

外文系系主 任 。 他 当 政 三 年 ，
外文系上下归心， 各方面工作

均多有起色 。 其中 ， 对学生成长的关

心与支持 ， 他做得尤为出色 。 他特别

重视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氛围与条

件， 在陆老师眼里 ， 学生的事情无小

事， 有时他自己还真的深度卷入地去

做好 。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指导复

旦代表队赴京参加第二届全国高校英

语辩论大赛夺冠的过程。
第一届赛事复旦未派代表队参加。

第 二 届 比 赛 ， 陆 老 师 指 示 要 去 参 加 ，
并指定我为领队与教练 。 在紧锣密鼓

的 筹 备 中 ， 陆 老 师 始 终 给 予 了 关 心 、
指导与鼓励。 别的不说， 就在出发前，
陆老师花了几乎一天的时间 ， 为辩论

队的八篇备用稿作了最后的修改 、 润

色。 赴京前一天下午五点多 ， 陆老师

还特地来看望大家 ， 并送上一张写得

非常漂亮的小纸张 ， 上面写着 ： “谈

说 之 术 ， 矜 庄 以 莅 之 ， 端 诚 以 处 之 ，
坚强以持之 ， 譬称而喻之 ， 分别以明

之 ， 欣欢芬香以送之 。 ———荀子 《非

相》。” 第二天 ， 我们在向北京奔驰的

火车上重又琢磨了这张纸上内容 ， 觉

得这其实是陆老师赠给的赢得辩论赛

的 锦 囊 妙 计 ： 如 何 出 场 ， 什 么 神 态 ，
怎样固守自己的观点 ， 如何用各种修

辞手段增强说服力 ， 怎样利用好逻辑

的力量以助辩势 ， 尤其是要自始至终

不失掉风度与善意 。 到北京后 ， 我们

连夜调整了相关辩论策略 ， 用陆老师

赠言中的几条原则准备每一个辩论细

节。 凭借我们充足的准备 ， 在决赛阶

段我们先后击败清华与北大两个代表

队， 夺得了冠军 。 我们回沪后 ， 第一

件事就是到陆老师家报喜 ， 与他分享

胜利的喜悦。

4. 2000 年暮春， 我从美国访

学 归 来 ， 便 得 到 谷 孙 师 的 召

唤， 邀我去他寓所一晤。 原来

他是要与我谈 《大中华汉英词典 》 编

纂之事 ， 意欲让我出来主持编纂的日

常工作 。 我事先并没有思想准备 ， 加

之从未涉及过辞书的编写 ， 自然有些

惶惶 。 当时陆老师对此词典已有了大

致的设计 ， 也备好了一个权威 、 可资

借用的基础语料群 ， 只是尚缺一个固

定的团队来展开具体的工作 。 他坦诚

地说 ， 许多人鼓动他 ， 在完成了 《英

汉大词典》 后， 何不 再 编 一 部 《汉 英

大 词 典 》， 以 成 “双 璧 ” 之 美 呢 ？ 他

也 想 着 要 做 成 此 事 ， 但 因 工 程 浩 大 ，
故想让我相助 。 他郑重对我说 ， 选我

加盟他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 陆老师对

我的信任让我很感动 ， 更何况在他的

手下学习词典编纂 ， 对我而言起码也

是一个提高中英文文字水平的极好机

会， 就一口应承愿意试试 。 他接着向

我 介 绍 了 将 要 编 纂 的 这 部 词 典 的 详

情， 包括一些已经拟定的原创性设想

等。 离开陆老师寓所 ， 我的心情既兴

奋又忐忑 。 我深知此事自己是 “蜀中

无 大 将 ， 廖 化 当 先 锋 ”。 不 久 ， 陆 老

师又特意写一份约一千三百字的文字

材料给我 ， 文中回顾了复旦外文系自

葛 传 椝 先 生 开 始 ， 直 至 我 接 手 操 持

《大 中 华 汉 英 词 典 》 为 止 ， 历 时 数 十

载的词典编纂历史 ， 其中有序记录了

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 。 他是希望我很

好继承外文系的词典编纂传统 ， 真正

做到薪尽火传。
当时还有一位女士， 名叫杨东霞，

是外文系已故著名教授杨烈之女 ， 陆

老师让她配合我处理些办公杂务 。 我

的第一项任务就是 “招兵买马”， 动员

本系与大英部的一些青年教师来加入

编写团队 。 两个月后 ， 十来位教师与

研究生组成的团队形成 。 此后 ， 我定

期 召 集 相 关 会 议 ， 讨 论 技 术 性 问 题 ，
并对每个人做的词条进行规范性审核，
我自己也是边做边学 。 这以后相当一

段时间 ， 我频繁出入陆老师寓所 ， 每

次都是带着问题上门 ， 获得答案或方

案离开 ， 这是我逐渐学习 、 积累词典

学理论与实践的黄金期 。 我一年后写

成的第一篇 （也是最后一篇 ） 关于辞

书编纂研究的学术文章后来被收录在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辞书的修订与创

新》 一书里 。 这一时期 ， 我还真切体

悟到 ， 陆老师不仅英文纯熟道地 ， 而

且 汉 语 的 功 力 与 修 养 也 实 在 是 了 得 ，
在他手下学习编词典 ， 学问长进是扎

实的。 我好幸运！
我成为陆老师编纂汉英词典的助

手， 他对我非常尊重 ， 特别是我有什

么建议， 他都倾听， 择善而从。 比如，
我曾建议 ， 编纂词典的同时 ， 也应超

前考虑为词典将来的修订工作极早储

备人才 。 他听后十分赞赏 ， 嘱我留意

这方面的 “坯子”。 我在给四年级学生

上翻译课的过程中就发现两位这样的

“坯子”， 其中之一就是现在英语系教

师中的才俊朱绩菘君 。 陆老师面谈后

认可了他 。 就这样在陆老师的直接培

养下 ， 朱绩菘完成词典学硕士 、 博士

阶段的学业 ， 留校任教 ， 现在已成大

器。 在陆老师的指导下 ， 我们用了一

年半的时间 ， 基本做出了标准的张样

若干， 接下去就要大规模地推进编纂。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 一件想不到的事

发生了。

2001 年 12 月， 我被查出患胃癌 ，
且已经是中晚期 ， 住进华山医院动了

手术 。 手术前后 ， 陆老师都来医院看

望 我 ， 还 把 一 张 《大 中 华 汉 英 词 典 》
的 上 海 社 科 正 式 立 项 书 带 去 给 我 看 。
此后 ， 他不仅给我精神上的安慰 ， 而

且 还 在 经 济 上 分 多 次 向 我 施 以 援 手 。
我内人就我的手术及治疗方案首先是

与陆老师商量后定的 。 手术后的化疗

使我虚弱不堪 ， 据当时医疗判断 ， 我

的病情预后不良 。 在这种情势下 ， 我

自忖已不可能再有力有效地来配合陆

老师完成这项词典工程了 ， 便向陆老

师提出 ， 不要因为我的重病而使 《大

中华汉英词典 》 工作中断 ， 请他另择

合适之人接替我 。 从我接受陆老师重

托 ， 主持 《大中华汉英词典 》 常务工

作到我因病离开这个岗位 ， 时间不足

两年 。 时间虽短 ， 但这二十个月成为

我一生中的一个大亮点。

5. 2003 年， 复旦大学外国语

言文学学院成立。 陆谷孙教授

出任首任院长。 他根据当时对

国内外政经大形势的研判 ， 以及对相

关学科走势的观察 ， 认定翻译无论作

为一个专业抑或作为一个学科 ， 都可

能在不久的年月里兴盛起来 ， 复旦外

文学院有条件在这方面先走一步 。 于

是在他的提议下 ， 外文学院决定新建

一个翻译系 ， 先从英语系的部分学生

中抽一部分作为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试

点培养。 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决定，
也获得了学校有关部门的认可与支持。
在选择谁来担任这个新建系的系主任

时 ， 陆 老 师 又 想 到 了 我 。 这 时 的 我 ，
经过各种方式 、 方子的调理调养 ， 身

体处于逐渐康复的过程中 ， 已经基本

恢复正常上课与带研究生 。 陆老师对

我说 ， 刚强 ， 我看你还是再出来做点

事吧 。 我又一口应允 。 并怀着几分难

过 ， 几分激动对他说 ： 陆老师 ， 《大

中华汉英词典 》 刚强有负重托 ， 现在

筹建翻译系， 我当再竭驽钝。
2004 年秋， 翻译系举行正式成立

仪式 ， 宣布我为首任系主任 。 此后在

陆老师的直接指导下 ， 翻译系的工作

进展顺利 。 我于是又开始了另一番的

“招兵买马 ”。 短短两三年间 ， 翻译专

业课程的骨干力量基本组成 ， 与此相

关的翻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进展良好。
2004 年至 2006 年这段时间， 国内相关

专家教授向教育部相关部门反复申请、
说服在高校新建翻译专业 。 我代表复

旦翻译系 ， 参与了本科翻译专业与研

究生翻译专业可行性论证的过程 。 终

于 ， 陆老师的预见得到印证 。 教育部

先于 2006 年宣布复旦大学等三所院校

试办本科翻译专业 ， 次年又决定在包

括复旦大学在内的 15 所高校试办翻译

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试点 。 由于陆谷孙

教授的学科远见 ， 使复旦大学在本世

纪的头十年 ， 在翻译专业建设上获得

先机 ， 走在了同类院校的前面 ， 在各

个方面为兄弟院校提供了良好的参照

与经验。
后来陆老师卸任院长 ， 但他对翻

译系的发展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 、 支

持。 如 2007 年 4 月， “首届全国翻译

专业建设圆桌会议 ” 在复旦召开 。 陆

老 师 出 席 并 作 了 题 为 “ Translator
language-wise and otherwise （谈译者

的 语 言 功 底 与 学 识 ）” 的 精 彩 主 旨 发

言 ， 提出了这样一个鲜明的观点 ： 翻

译教师至少要有 200 万字的英译汉和

100 万字的汉译英作品 ,口译教师至少

要有上百场大规模的同传或交传经历，
方可真正胜任教学 。 又如 ， 翻译系曾

试办过 《翻译教学与研究 》 刊物 ， 陆

老师在第二期上发表题为 “飞越与抵

达 ” 的文章 ， 用一种新颖而独特的角

度来审视翻译的真谛 ， 极具理论与实

践的启发意义。
尤其令翻译系师生感动的是 ， 翻

译系举办的面向全国的 “优萌杯翻译

竞赛” 连续八届 （2006 年至 2013 年），
陆 老 师 都 担 任 竞 赛 专 家 评 审 组 组 长 。
他拒绝挂名 ， 每次都认真仔细地对参

赛卷子进行审阅 。 他特别提出 ， 复旦

的参赛者一般不评一等奖 ， 在同等条

件下， 奖项应让给外校外地的参赛者。
翻译系的阅卷教师每位都要先各自试

译 ， 然后进行集体研讨 。 只要精力时

间允许 ， 他会来参加 。 他还专门为此

写过一篇博客文章 （写于 2010 年 9 月

12 日夜）， 充分肯定了 “优萌杯翻译竞

赛 ” 的一些独到做法 。 今天重温这篇

短文 ， 仍然让我感动不已 。 这倒不纯

是 因 为 陆 老 师 赞 扬 了 翻 译 系 的 老 师 ，
还因为这篇博客文章折射出的一位学

术大师的高尚学术品格 。 举办八年的

这项赛事每次都是我自己首先向陆老

师递交参考译文 ， 每次都及时得到他

用红笔或铅笔圈改过的反馈 ， 这些密

密麻麻的圈改永远提醒我 （及翻译系

的全体老师）： “译然后知不足”。
陆老师因其自幼受到的庭训及其

特有天赋而成为才子 。 才子或可让人

羡慕， 赢得赞誉， 但陆老师生前过后，
始 终 受 人 敬 重 、 景 仰 、 追 思 、 怀 念 ，
并非是他横溢的才华 ， 而是他作为中

国著名学者 、 教授的那种清朗风骨与

高尚人格， 那种质朴处世的生活哲学，
那种提携后进的为师之道 。 在他身上

集中体现的是中国杰出文人的特殊气

质 ： 敏而好学 ， 不知老之将至 ； 心念

学生 ， 传道授业不止 ； 笔有乾坤 ， 风

云 万 象 俱 来 。 谷 孙 师 离 世 的 前 一 年 ，
他 主 编 的 《汉 英 大 词 典 》 上 卷 问 世 ，
为此他还亲临上海书展的发布会致词。
谁料天不假年， 在下卷即将付梓之时，
他却溘然离我们而去 。 谷孙师长我十

岁 ， 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 ， 我

将恒久地记住他 ， 怀念他 ， 并在余生

继续以他为榜样 ， 努力像他那样做人

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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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水浒传》英语全译本
陈 默

《水浒传》 最早的英语全译本译

者 是 赛 珍 珠 （Pearl S. Buck， 1892－
1973）。 赛珍珠的父亲是传教士， 在她

出生四个月后 ， 便被父母带到中国 ，
在中国生活近四十年。 她牙牙学语时

首先说的是汉语， 在学会汉语和习惯

中国风俗后， 再由母亲教习英语。 她

将中文称为 “第一语言”， 把儿时生活

过的镇江称为 “中国故乡”。
《水浒传》 是赛珍珠最喜爱的中

国古典小说。 从 1927 到 1932 年， 她

专心致志翻译 《水浒传》 （七十一回

本）。 该译本于 1933 年在美国纽约和

英国伦敦同时出版， 书名为 《四海之

内皆兄弟》 （All Men Are Brothers），
在欧美风靡一时， 有些国家还根据赛

珍珠译本转译成其他文本。 赛珍珠表

示， 她翻译 《水浒传》 不是出于学术

目的， 而 “只是觉得它是一个讲得很

好的故事” （英文本序言）。 她在翻译

过程中的许多处理恐怕都与这个态度

有关。
赛珍珠省略了不少内容———《水浒

传》 原书七十一回， 但译本却只有七

十回。 经对照发现， 译者将原书的第

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

妖魔》 并入 《引首》， 译书的第一回从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

村》 开始。 这样删节合并有一定道理，
因为正是从这一回开始， 小说才真正

进入正题。 此外， 赛珍珠将原作中不

少诗词删去未译， 那些描写人物外貌、
山川景物、 打斗场面以及日常用品等

的诗词歌赋也有省略。 不过， 与故事

情节发展密切相关的诗词还是被认真

翻译了。

赛珍珠对一些谚语的翻译颇受好

评， 比如她将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翻译为： “To extricate yourself from
a difficulty there are thirty- six ways
but the best of them all is to run
away.” 《水浒传》 一百零八将的绰号

翻译也很有趣， 比如 “及时雨” 译为

“The Opportune Rain”、 “豹子头” 译为

“The Leopard Headed ”、 “浪里白条”
译 为 “White Stripe In The Waves” 、
“鼓上蚤” 译为 “Flea On A Drum”……

赛珍珠翻译 《水浒传》 时， 得到

中国友人龙墨乡的帮助。 龙墨乡向赛

珍珠提出许多建议， 包括解释小说中

出现的中国的风俗习惯、 武器以及当

时已经不再使用的语汇。 赛珍珠在英

文本序言中， 对他们之间的合作有如

下记述： “首先我独自重读了这本小

说， 然后龙先生大声地读给我听， 我

一边听， 一边尽可能准确地翻译， 一

句接一句， 我发现这种他一边读我一

边翻的方式比我独自翻译要快， 同时

我也把一册 《水浒传》 放在旁边， 以

备参考。 翻译完成以后， 我和龙先生

一起将整个书过一遍， 将翻译和原文

一字一句地对照。”


